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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2月，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
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卸任，现任谷歌首席
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接棒。而X实验室
面临考验，要证明其“登月计划”不仅仅是
一种放纵或昂贵的公关策略。

在早期的一系列成功之后，X实验室
近年来的“登月计划”一直难以引发轰动，

也难以在财务上取得成功。在其能源初
创企业中，迄今只有Malta和Dandelion开
发出商业产品。虽然无人机“翼”最终可
能会改变物流行业，但很难把送外卖描绘
成真正的“登月计划”。

最近，X实验室最先进的计划集中在
农业领域。在X实验室二楼的车间里，工

程师们在设计几辆四四方方的蓝色汽车，
它们是农业无人机，可以成组搜索整片田
地，拍摄农作物和地表土壤的高光谱图
像。这些无人机已经在加州的一些农场
进行了测试，“收集了数以百万计的植物
图像，每颗草莓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 ID，”
来自比利时的贝努瓦·席林解释，“我们将

测绘超过1万英亩的杂交玉米。”通过分析
数据并提出建议，X实验室希望提高作物
产量和土壤健康度。

“真正的考验是在 15到 20年后。当
尘埃落定，我们回首往事，那时该如何去
做？”泰勒说。在那之前，总会有更多疯狂
的想法值得追逐。

“登月计划队长”
执掌谷歌最机密实验室近十年

工作方式

每周头脑风暴，疯狂想法落地要过五关

泰勒将在本月底迎来 50周岁生日。
他出生于英国剑桥，两三岁时随父母回
到美国。

他是学霸，拥有斯坦福大学的计算
机科学学士学位、斯坦福大学的符号和
启发式计算科学硕士学位，以及卡内基
梅隆大学的人工智能博士学位。

他出身显赫的科学世家。他的祖父
爱德华·泰勒是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参与
了曼哈顿计划，被喻为“氢弹之父”，也是
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合伙
创始人之一。他的外祖父罗拉尔·德布
鲁是著名经济学家，曾获诺贝尔奖。

“在家族里，我只能算是个笨蛋，”泰
勒说。“我的家人认为聪明是唯一重要的
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会赢。但它迫
使我探索其他成功的方法。”

在加入 X 实验室前，泰勒创立了一
家人工智能对冲基金，套现了一家可穿
戴传感器公司。他还创作了两部小说，
与人合写了一本关于恋爱建议的书。

学生时代，为对抗轻度的阅读障碍，
泰勒会用不同方法把每道题做两遍。他
说：“如果我能得出同样的答案，那它就
是正确答案。”这段经历教会了泰勒实验
思维的价值——“快速去尝试，一开始就
接近，从不同角度解决问题。”

为了将疯狂的想法变成现实，泰勒
和他的团队开发了一种独特的方法。定
期开头脑风暴会议，从试图扼杀彼此的
想法开始。泰勒解释：“与其问，‘做这件
事最有趣的是什么，或者先做什么最容
易？’我们会说，‘这个项目最可能失败的
原因是什么？’”

过关的想法会遭受更多的审查，只
有一小撮最终会成为官方项目。那些被
找出致命弱点的建议会被抛弃，X实验
室成员很快就会转向下一个想法。这就
是泰勒的计划，通过系统化的创新，把X
实验室变成“登月计划”组装线。

每隔一周左右，X实验室最聪明的
头脑会聚集在一间会议室里，开始有系

统地互相扼杀对方最疯狂的想法。要想
成为X实验室的“登月计划”，一个想法
必须符合三个标准：它必须解决一个重
大的全球问题，涉及发明突破性技术，并
产生比目前至少好10倍的根本性结果。

无论问题是什么，解决方法也可以
是脑洞大开的。“事情都得摆在台面上讨
论得明明白白，”泰勒说，“所以，有人在
一次头脑风暴会议上说：如果枪真的能
射出某种致命的毒药，但全美所有的监
狱里都有解药，那该怎么办？”泰勒笑
了。“首先，这是个有趣的主意，我的意思
是，这是个糟糕的主意。但就创意而言，
它是好的，那个人自然也会想到其他对
社会有好处的出奇想法。”

一个“登月计划”被提出后，X实验
室快速评估小组就会轮流进行预分析，
这个评估小组由一系列从材料科学到人
工智能等各领域的专家组成。90%的想
法在这个阶段都会失败。一些失败的原
因显而易见：成本太高，达成太难。另一
些则违反了物理定律。

一个想法如果能挺过这个阶段，它
就会分配给一个团队做进一步调查。“我
们开始更系统地进行研究，”快速评估部
门的负责人菲尔·沃森解释，“怎样才能
成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技能才能将它
提升到下一个层次？什么东西最有可能
令它失败？”一旦调查通过，一个有名称、
预算和专职人员的项目就诞生了。

X实验室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猴子
优先”。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教一只猴子
站在台上背诵莎士比亚，你应该做的不
是从最简单的任务（搭建台子）开始，而
是从最难的任务（教猴子说话）开始。X
实验室鼓励团队设置关键性指标和击杀
目标。如果不能达标，项目就自动结
束。例如，在 Foghorn项目中，X实验室
成功从海水种提取出了燃料，但成本不
够低。这个项目被终止，但相关发现被
发表成科学论文，团队也得到了奖金。

要解决这些异想天开却非短期能出
成果的问题，X实验室有个巨大优势：沉
下心去研究，没有财务压力。

“出于安全的原因，一些技术必须有
更多的可靠性才可以开始，”泰勒说，

“1%的错误率和0.001%的错误率之间是
巨大的鸿沟。移动应用程序发生一个软
件故障不太可能致命，但自动驾驶汽车
上出现软件故障可能导致惨痛后果。”

刚成立那几年，X实验室员工轻易
就可以申请开发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实

现的技术，因为他们知道广告收入一直
在涌入谷歌。特龙回忆，他曾向谷歌前
首席执行官、字母表执行董事长埃里克·
施密特申请 3000万美元的项目基金。
结果施密特给了他 1.5亿美元。“埃里克
对我说，‘如果我只给你3000万美元，你
下个月会再来要3000万美元。’”

在改变世界的宏大愿景背后，X实
验室的最终目标是创造新的利润。泰勒
曾表示，仅谷歌大脑的价值就足以撑起
X实验室几年的预算。

巨大优势

充足的研究时间+足量的研究经费

人工智能博士

祖父是“氢弹之父”
外公拿过诺奖

未来方向

近年沉寂，未来瞄准农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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